
圍棋，不僅是歷代文人雅士鍾愛的琴棋書畫「四藝」之一，更是一種流轉於宮廷、寺院、

閨閣與街巷的文化記憶。這項古老的益智活動，源於華夏上層社會，歷經千年傳播至東亞

民間，至今仍在全球體壇與數位及動漫世界中展現旺盛生命力。本次展覽特以「碁人弈事」

為題，取古代圍棋別稱「碁」、「弈」之意，從不同人物視角與歷史場景，娓娓道來一段

段與圍棋相遇的「奇人逸事」。透過六十餘組珍藏於本院、國家圖書館及臺灣棋壇的書

畫、古籍文獻與器物，我們看見帝王將相在棋局中運籌帷幄，文人雅士藉手談抒發感懷，

僧侶神仙於對弈間參悟生死，仕女閨秀在棋盤上消磨時光。我們也介紹多樣的棋譜與棋具 
（圖 1、2），並呈現六博（圖 3）、雙陸（圖 4）、象棋（圖 5）等古代遊戲的文化面貌，
展現古人生活中的智慧與情趣。「臺灣棋壇風雲」單元則聚焦當代臺灣棋士如何登上國際

舞臺，續寫屬於臺灣的「碁人弈事」。本文將依次介紹古代各個社會階層與性別的棋手以

及重點選件，打開圍棋這扇了解東亞休閒生活與社會文化的重要視窗。

▌蔡君彝

「碁人弈事—古代圍棋文化」 
展覽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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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王將相
  圍棋，最初是模擬戰爭形式而發明的遊戲。

因為可以鍛鍊心智與謀略，自古以來就是貴族

與將官鍾愛的益智活動。展覽的第一單元，以

歷代愛下棋的帝王將相拉開序幕，透過〈明皇

會棋圖〉、〈宋太祖坐像〉、〈明太祖御筆〉

等作品，帶出唐、宋、明代等歷代皇帝與使節

訪賓、賢達功臣對弈的故事，除了展現圍棋在

歷代宮廷的流行情形，也略敘統治者的政策對

當朝圍棋風氣的影響，側寫王侯將相下棋時，

用山岳湖樓當賭注的豪賭風氣。更展出琳瑯滿

目的清宮棋具，體現皇室生活美學及精緻多元

的圍棋物質文化。

  在歷代諸帝王中，唐玄宗（唐明皇，712-

756在位）無疑是將圍棋推向政治與文化高峰

的代表人物。他不僅以棋為樂，更將其納入宮

廷制度與外交實踐之中。透過〈明皇會棋圖〉 

（圖 6-1）等歷史畫作，我們得以一窺這位傳奇

皇帝如何親身實踐棋道，也從中看見帝王心性

的光輝與陰影。

 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最久、最具傳奇色彩的

皇帝之一。他上任後的前三十年，政治清明、

藝文蓬勃，被譽為「開元盛世」，為中國王朝

圖 2　 清　碧色、藍色玻璃棋子附黑漆描金棋罐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
故雜 001677

圖 3　東漢　四川新津崖墓石函鼓琴六博畫像石 拓片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贈拓 000427

b

a

圖 1　a. 清　粉晶　圍棋子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雜 000131
　   b. 清　紫晶與煙晶圍棋子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雜 0001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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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與文化繁榮的典範。除了獎掖藝文，這位

熱愛下棋的皇帝對推廣圍棋也不遺餘力。據說，

玄宗在登基前便曾數度與日本遣唐僧辨正（活

動於八世紀）切磋棋藝，上任後更在翰林院下

設置「棋待詔」的圍棋官職，延攬各方圍棋好

手入宮、專供皇帝召用，把圍棋推向了高峰。

當時的知名棋手王積薪（活動於八世紀）即為

玄宗朝的棋待詔。

  玄宗對圍棋的愛好，從院藏五代南唐周文

矩（約 907-975）畫〈明皇會棋圖〉卷可見一斑。

本作舊傳周文矩所繪，實與元代任仁發（1254-

1327）畫風更接近。畫中玄宗端坐於龍椅上，

身旁有一方尚未落子的棋秤，似乎正等待著棋

友的到來（圖 6-2），而坐於皇帝左前方的僧人，

經學者考辨，正是前述的日僧辨正。畫面不遠

處亦可見身著丑角裝的優人與由侍者持拿的馬

球棍，點出玄宗下棋、看戲、打球等多樣的娛

樂喜好。

圖 4-2　傳唐　周昉　內人雙陸圖　卷　局部　 圖 5　 清　郎世寧　畫象棋盤暨玉象棋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玉 006246

圖 4-1　傳唐　周昉　內人雙陸圖　卷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09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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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-1　傳五代南唐　周文矩　明皇會棋圖　卷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0981  

圖 6-2　傳五代南唐　周文矩　明皇會棋圖　卷　局部　日僧辨正（左）、唐玄宗（中）與優人（右）

圖 6-3　傳五代南唐　周文矩　明皇會棋圖　卷　局部　乾隆題畫詩

  玄宗晚年因為縱情逸樂、寵信愛妃、不問

政事，導致權臣專政、國力衰敗。相傳玄宗某

次快輸棋時，他的寵妃楊玉環（719-756）曾

急中生智，故意讓愛犬跳上棋盤擾局，替夫君

解圍。畫面左上方乾隆皇帝（1736-1795在位）

1790年的題詩（圖 6-3），便引用了這則典故，

寫道：「明皇遺事寫南唐。襍列朝簮緇與黃。

棋局當前未著子。如何布置且思量。放猧亂

局傳雜俎。妃厠親王太不倫。善諱白詩猶厚

道。良家女選入宮嬪。」對玄宗「沉迷享樂、

荒淫誤國」提出批評，隱然透露了後世對帝王

逸樂與政治失衡的省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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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人雅士
  相較於帝王將相在棋局中運籌帷幄、演練權

謀，文人雅士則憑藉圍棋表彰身分、抒發感懷。

圍棋從唐代起成為文人琴棋書畫「四藝」之一，

與文人世界密不可分。它是文人交流情誼的重

要媒介，所以在雅集圖像中，都有對弈的場景。

它也是令人著迷的消遣，歷代為棋廢寢忘食，

甚至以字畫、茶墨為賭資的「雅賭」，屢見不

鮮。它更是抒發感懷的載體，透過棋局的寫作，

紀念相知相契的友誼，抒發挫折下的豁達心境，

詠嘆政局動盪與人生無常。透過古人描繪棋局

的字與畫，我們彷彿也能走進他們的世界，感

受群聚對弈的快樂與落子之間的情思。

  唐代詩人白居易（772-846）便是此中翹楚。

他晚年與八位高齡名士在洛陽香山組成詩社，

世稱「香山九老」，圍棋便是他們雅集時不可

或缺的活動。明代蘇州畫家黃彪（1522-1594以

後）臨摹當地流傳的宋版九老圖所繪的〈香山

九老圖〉（圖 7）即描繪了這些耆老於松林花間

對弈賦詩、載舞戴花的風雅生活。畫中白居易

與劉真（759-845?）對坐於棋盤前，棋道之樂躍

然紙上。

  圍棋不僅是文人閒暇時的消遣，更是他們

情感交流的媒介。北宋文壇巨擘蘇軾（1037-

1101），在政治失意、貶謫海南之際，與地方

官張中（生卒年不詳）結為棋友。兩人徹夜對

弈、借棋遣懷。當張中因庇護蘇軾而罷官，蘇

軾以詩贈別，詩意真摯動人。清代書法家錢灃

（1740-1795）所臨摹的這首贈詩，見證了文人棋

局中所蘊藏的義氣與情誼（圖 8）。

  圍棋除了映照謫居患難時的真摯友情，棋

局變幻莫測的特性，也常被拿來比喻時政。在

唐代詩人杜甫（712-770）感嘆國家動盪之名作

〈秋興八首〉的第四首中，便有：「聞道長安似

弈碁。百年世事不勝悲。」的詩句，以「對局」

暗喻政局之混亂，抒發憂國憂民之情。杜甫的

圖 7　 明　黃彪　香山九老圖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1639 圖 8　 清　錢灃　雜錄蘇詩卷妙蹟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
贈書 0001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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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，深為後世書家所推崇。明代書畫巨擘文徵

明（1470-1559）晚年描繪深山溪畔隱逸生活的

畫作〈溪山高逸圖〉卷上，便錄有此詩（圖 9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文徵明不僅以書法詠棋，亦曾

因賭棋敗給弟子，而以書法抵債。院藏的〈後

赤壁賦〉書蹟，便是文徵明這檔風雅逸事的物

證（圖 10）。

圖 9　明　文徵明　溪山高逸圖　卷　題跋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10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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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侶神仙
 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圍棋不僅是一種文人

技藝，也常被賦予宗教與哲學意涵。特別在佛

教傳入中國後，圍棋與修行之間的關係歷經了

一段曲折的演變，從最初被視為妨礙修道的雜

戲，到後來成為悟道說法的利器，本單元即以

相關圖像與文獻，呈現佛教對圍棋由排斥到接

納的過程。

  佛教初傳時，基於出家人應遠離世俗娛樂

的觀念，在早期戒律中明確禁止僧眾下棋或觀

棋。展品《大般涅槃經》即體現此一思想。此

經為大乘佛教核心經典之一，主張「一切眾生

皆可成佛」，並重視持戒修行。本件為明宣宗

（1425-1435在位）於 1430年下令製作的重要版

本，全套共 40卷，本次選展第 11卷的封面、扉

畫與〈聖行品〉部分，明言出家人應避免從事或

觀賞圍棋、鬥獸、投壺等諸娛樂，反映佛教早期

對世俗遊戲的警戒態度（圖 11）。經文以泥金

書寫於漆黑光亮的羊腦箋之上，極為珍貴。

  然而，自魏晉南北朝以降，佛教逐漸與中

土文化融合，對圍棋的態度亦逐步轉變。圍棋

開始被某些僧人視為修身養性的手段，甚至成

圖 10　明　文徵明　書後赤壁賦　顧大典畫　冊頁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1225

圖 11　 《大般涅槃經》　卷 11　局部　聖行品七之一　明宣德五年鈔本　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佛 0002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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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悟禪說法的載體。歷代文獻中不乏高僧棋士

之名，留下詩文唱和、逸事軼聞。圍棋成為他

們修道、交友乃至弘法的媒介，漸由禁忌之物

轉變為修道之助。

  元代僧人良琦（約十四世紀下半）的信札，

正可視為「棋悟禪心」的具體實例（圖 12）。

此信為僧人良琦移居嘉興後，於 1360年秋天寫

給蘇州二位禪林舊友的詩。詩中將故友比喻成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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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棋有淵源之名僧「柴石」與「道林」，並寄託

濃厚思鄉情懷。「柴石」乃北宋高僧浮山法遠

（991-1067），他精於圍棋，並以棋理闡述佛法，

開創「因棋說法」之風；「道林」則指東晉高僧

支遁（314-366），他給予圍棋「手談」的雅號，

是佛門首位公開稱揚圍棋的高僧。此信札書風承

自趙孟頫（1254-1322），不追求工整雕琢，而

以輕鬆自由的筆意展現內心世界，頗具禪趣。文

字與書法共同營造出一種與世無爭、以棋悟道的

修行氛圍。

  透過這些展品，我們不僅看見佛教對圍棋

態度的變遷，也突顯圍棋在修行與弘法中的多

圖 13　清　漁樵耕讀畫冊（二）　冊　柯山觀奕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3607

圖 12　元　良琦　書七言律詩　冊頁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書 000257 重要古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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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4　 清　群仙圖（二）　冊　蓬球伐木遇仙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3612

重角色。它既是心性的試煉場，也是與友參禪

論道的媒介，更是宗教與文化交融的重要證據。

這些展件，說明了圍棋不僅關乎勝負，更關乎

人生智慧與心靈修為。

  若說佛教以棋為內修的工具、禪悟的契機，

那麼在道教與仙道傳說中，圍棋則進一步被昇

華為超凡脫俗、通神達道的媒介。自東晉以來，

圍棋與神異傳說密切結合，成為連結人界與仙

界的重要通道。這些借棋悟道、化凡為仙的故

事，也以圖像的形式，出現在隱逸生活、宮廷

祝壽、風景紀遊等多重文化情境中。

  圍棋的別稱「爛柯」，正是圍棋與神仙文

化交會的經典象徵，其典故源自六朝志怪小說

《述異記》。故事講述晉代樵夫王質入山採樵，

偶見兩位仙童對弈，被棋局深深吸引，駐足觀

戰。未料人間早已過去數十年，等他回過神來，

手中斧柄早已朽爛，熟悉的人事全非。這則故

事不僅成為圍棋異名「爛柯」的由來，也象徵

棋局超越時空的玄妙境界。本次展出的《漁樵

耕讀畫冊》，即收錄「柯山觀奕」一開，由清

代詞臣畫家所繪，描繪歷代漁夫、樵夫與農人

等隱者形象，寓含對山林隱逸生活的嚮往與歌

頌（圖 13）。畫冊末幅所題詩文署名「綿寧」，

即為道光皇帝（1820-1850在位）尚未即位前的

御筆，顯見清宮對於神仙逸事與隱士風範的重

視，也為此則仙弈故事增添一層皇室詮釋與文

化意義。

  仙弈場景不僅精彩得讓凡夫忘卻時間，更

讓俗子生起修道之志。唐代筆記小說《酉陽雜

俎》所載晉代樵夫蓬球的故事，便生動展現凡

人因觀棋而起念求仙的契機。據說西晉年間

（265-316），蓬球因循異香入山，誤入仙境，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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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樹下四位女仙對弈，棋局引人入勝，使他心

嚮往之，遂立志修道成仙。此一故事被收錄於

為乾隆皇帝壽辰所繪的清宮畫冊《群仙圖》中

（圖 14），畫冊仿《列仙傳》體例，圖文並茂、

裝幀華美，具濃厚賀壽與頌仙意涵。畫面採青

綠設色與描金技法描繪玉樹仙境：一人乘鶴而

來，一人登樓彈琴，仙女圍棋之間氣韻流轉、

清麗脫俗，既是仙凡交會的奇景，也寓意圍棋

可通靈悟道、引人步入非凡之境。

  此外，圍棋的意象也深植於名山勝景之

中，化為地景與棋局交融的永恆象徵。在乾隆

圖 15-1　清　董邦達　墨妙珠林（巳）　冊　奕棋巖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3642

圖 15-2　清　董邦達　墨妙珠林（巳）　冊　奕棋巖　局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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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年製作的大型宮廷畫冊《墨妙珠林》中，「巳」

冊由清代名臣畫家董邦達（1699-1769）於 1746

年繪製，主題為江西龍虎山二十四巖景之一的

「弈棋巖」（圖 15-1、15-2）。此巖因其形貌如

仙人對弈而得名，畫中可見層巒疊嶂間，一方棋

局悄然嵌於山石之中。董氏筆法細膩，將天地萬

象化為靜謐無聲的棋境，仿若世事停滯、勝負已

忘，映射修道者以棋養性、遠離塵囂的理想追

求。畫面左側另有書法家稽璜所題題識，補述巖

名與相關傳說，進一步強化畫作的神仙意蘊與文

化深度。

  透過本單元展品，我們得以一窺古人如何

以棋寄道、以局寫仙，讓一盤棋不僅超越勝負，

更化為修身悟道、通往神仙世界的象徵路徑。

棋盤之上，不只是策略博弈，更是塵世與仙界

之間的靈性對話。

圖 16　傳五代南唐　周文矩　荷亭奕釣仕女圖　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1777

仕女嬰童
　　圍棋的世界不僅屬於帝王將相與文人高

士，也曾靜靜地綻放於深宮閨房與孩童遊戲之

中。傳統觀念裡，博弈常被視為男子之事，古

籍中也鮮少記錄女性棋手，僅有極少數人因侍

奉帝王或戰勝國手而留名，讓人誤以為女子不

擅棋藝。然而，詩詞與繪畫中處處可見後宮、

閨閣與教坊女性或為取悅男性、或為修心自娛

的弈棋身影。在這些繪有宮苑與仕女的畫作中，

棋局不再只是智慧與策略的競技場，更成為展

現風雅、身分與情思的場域。

　　〈荷亭奕釣仕女圖〉軸，便是這麼一幅描繪

名媛淑女消暑雅事的作品（圖 16）。這幅畫對

建築、衣著、器具細節刻畫入微，頗耐細觀，

舊傳為五代仕女畫家周文矩所作，實為十七世

紀左右所繪。畫中描繪一群穿著輕薄罩衫的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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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7　 明　仇英　漢宮春曉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1038 國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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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在池畔揮扇賞荷、倚欄垂釣、憑几下棋的閒

雅夏日生活。棋盤上棋子的佈排符合棋路，以

棋罐蓋收納提子的細節，也貼近真實對弈情境，

展現畫家對圍棋文化的熟悉與觀察。提供了珍

貴的古代圍棋視覺資料，也呈現過去女性對圍

棋文化的參與。

　　女性下棋的場景，在本次展出的〈漢宮春

曉〉系列長卷中，也屢見不鮮。〈漢宮春曉〉是

仇英（約 1494-552）的仕女畫代表作，為明清

畫家競相臨仿的經典，亦為院藏同類題材之最

（圖 17）。此處，身為「明四大家」之一的仇英，

用工緻風雅的畫風，描繪古代嬪妃於春日早晨在

後宮廊苑中行樂的景象。畫中佳麗除進行賞花、

鬥草、舞樂等休閒娛樂，也從事梳妝、刺繡、

育嬰等女性活動，並參與琴棋書畫與鑑賞古玩

等文人雅事，呼應唐代（618-907）宮詞中對後

宮生活的細膩描寫。

　　至清代（1644-1912），乾隆皇帝更多次命

宮廷畫師以〈漢宮春曉〉為題進行創作。相較

於仇英注重表現仕女活動，清院本融入清宮建

築、器物與各式活動，尺幅更綿長、設色更豔

麗、視角更高遠，展現宮苑建築的富麗堂皇以及

鹵簿儀仗的莊嚴氣勢。然而，在綿延二十多公尺

的鉅作中，與琴棋書畫相關的場景仍一再出現，

顯示即使在強調宮廷威儀的構圖下，棋藝依舊是

後宮佳麗不可或缺的春日消遣（圖 18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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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琴、棋、書、畫，被視為古代文人的基本

修養，自唐代起並稱「四藝」，至宋代（960-1279）

逐漸形成一套文人理想的修身標準。其中，「棋」

應指圍棋，但圖像與詩詞中偶見象棋、彈棋等

其他博戲；「書」本指書法，但圖像中常以讀

書代之。四藝主題不僅見於繪畫，也廣泛應用

於器物裝飾上，展現風雅之情。本次展覽中，

可見四藝圖像或獨立呈現，或與其他題材結合，

展現其在藝術中的變化與應用。從士人到神仙、

圖 18　清　院本　漢宮春曉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1050

仕女到童子，各種角色皆可成為四藝的實踐者，

反映出四藝作為理想教養的象徵。

  古代幼童下棋的具名紀錄雖不多見於正

史，卻在文學、繪畫與器物圖像中留下了若干

反映兒童圍棋活動的生動記載。若說下棋是文

人雅集中的必備活動、是閨閣仕女的重要消遣，

那麼身邊服侍的僮僕，或被她們照料的嬰孩，對

棋藝應也不陌生。在明代黃彪所繪〈九老圖〉卷

中，畫家細膩描繪了唐代詩人白居易與劉真對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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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0　明末清初　剔紅嬰戲二層套盒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銅 000076

圖 19　 明　嘉靖　青花嬰戲圖碗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贈瓷 000560

之場面，旁側一位黃衣小童歪頭觀棋，童趣盎

然。〈荷亭奕釣仕女圖〉軸中，亦有藍衣童子立

於棋桌旁，神情專注，似在偷學技法。除了卷軸

畫外，明清時期（1368-1912）以嬰戲、百子為

主題的工藝品中，也常見幼童圍棋的場景。嘉靖

朝青花嬰戲圖大碗，便在碗心描繪兩名童子專注

對弈的情景，與碗身其他追逐玩樂的童子形成一

靜一動的對比（圖 19）。另一件明末清初的剔

紅百子圖漆盒，也在庭園湖石間熱鬧玩樂的幼童

中，刻畫著從事琴棋書畫等靜態活動的小兒，展

現四藝圖像的廣泛應用（圖 20）。

  從仕女的嫻雅對弈，到幼童的初識棋趣，

圍棋作為生活藝術的角色逐漸明朗—它不僅是

帝王與文士運籌帷幄的象徵，更是「以藝養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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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棋啟智」的文化實踐，寄託了世代相承的文

化理想。

結語
  本展以「碁人弈事」為題，從帝王將相、

文人雅士、僧侶神仙到仕女嬰童，呈現古人如

何在圍棋中修身養性、抒懷論道，乃至參悟生

死、追尋長生。透過書畫、文獻與器物等六十

餘組展件，我們不僅看見圍棋在歷代社會階層

與文化場域中的多元面貌，也窺見它如何連結

東亞休閒生活、思想信仰與美學理想。圍棋超

越勝負之爭，成為觀人察世、寄情托志的重要

文化符碼。古人以棋觀人、以棋養性，重在過

程中的情感交流與對人生的省思。即使未必精

於棋藝，我們仍可在一盤靜心對弈中，享受片

刻寧靜，尋得一種從容處世的節奏。這或許正

是圍棋留給現代人最深刻的啟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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